廖校要求修改放博客上，也有几个同行交流了一下。

大的方面就不改了，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若愚，大雅若俗……
昨天，一个几年前的老学生打来电话（黎泓升），同我交流“方舟子——韩寒”，期
间提到许锡良的微博文章，我请他传到我的邮箱（我一直没微博）。
    我一直对微博颇有微词，曾在几个朋友中谈“电话——色情声讯台”理论（电话本身没问题，使用的人利用了它），似乎没什么市场，也难怪，“劝赌不劝嫖”……好像微博要实名了。
    近些年中国很浮躁，“玉凤姐”“八毛门”“小悦悦”“台湾女星徐至琦”“林来疯”“方、韩掐架”……有时想想既好笑又可气。听说韩寒在罗玉凤宣称“前300年后三百年智力第一”后很不爽，因为此前他说他是第一。
    一个人的读书、文化本应是私密的问题，它本应像底裤一样很重要但看不见，但有些人怀了孕，非常张扬深恐别人不知，其实你到了一定程度，除非傻瓜一看知晓。
    鲁迅和方舟子都喜欢骂，但前者字里行间潜藏深爱，而后者是觉“世间无一可亲、无一可信，亦无一可爱”。对鲁迅，百年来争论不休，但我比较同意“中国的病鲁迅看
得清，胡适药方好”。对方舟子、余秋雨……我都是从推崇到怀疑（？），他们大有舍我其谁，把别人都搞倒自己站在峰顶不孤独寂寞吗？遗憾的是这是很多人想做和在做的。
    韩寒的讨论意义有多少，本来韩开始不开口（是策略吗），但终于“侯的”不住，气
得王朔骂娘“难道别人说你的小弟弟是假的，你就要脱裤子”。
    九七、九八本人有太阳神的朋友，180元可看整个赛季的主场足球，00年后慢慢不看了，场上22个坏蛋胜负早已定局，我们还傻B一样哭哇、叫哇。这几天已经和接下去将要的足球宣判，越发让我感觉被别人强奸了还帮人家搞卫生。
    现在有些人要名，什么都可干，想想“芙蓉姐姐”“木子李”……
    认识许先生已几年，也曾推杯换盏，但不属深交，且其所谓“几天前与中大附中语文老师在一起吃饭”没有我，当然是请了我的。先生的文章好像可作多种理解：韩寒水平不高，请他两次的中大附中水平也不高，有些后悔；韩寒水平不高，中大附中感觉到了这个……而二次的清况是只用我们的场地，没有我们的主持、没有我们的讲话，说不好听只是开开门，关关门……

我在有些材料上，比如“高中评估”、“先进科组申报”用到过这个事情，但那是为了宣传，所谓屡战屡败同屡败屡战是不一样的。
    一鼓作气胡说八道，有悖我的做人。但中间“中大附中”四字我比较敏感，故传给大
家，如不吝赐教，则意外之喜。
    春祺
附：许锡良：关于韩寒的一点零星记忆

质疑韩寒代笔事件，已经发酵一个多月了。我的朋友中，当面见过韩寒的还真不多。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见过并且听过他的演讲。我请他们谈谈对韩寒的印象。回想起来都说印象很差。我的朋友大都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中小学教师。他们能成为我的朋友，都是因为他们都是教育上的革新派，韩寒作为传统教育的叛逆者形象，他们是很欣赏的。因此，他们把听了韩寒的演讲感受常常秘而不发，就是有一点为尊者讳的味道。
前两天，中大附中的几位教师约请我吃饭，地点就设在中大附中，这次约谈就是要我专门来谈谈韩寒的。刚好这几位教师当年都当面听过韩寒的演讲。韩寒去过中大附中两次，这些老师当时都在场。在场的还有三百多位中大附中的学生。韩寒那次是去当面签售《三重门》的，时间是2005年11月29日晚。整个演讲的过程，韩寒既不谈文学，也不谈社会问题，而是只谈怎样泡妞。当时作为班主任与语文老师的几位老师感觉极为尴尬，心想，这么有名气的文学青年，怎么出口只有这些呢？泡妞话题不是不可以说，但是，也只能够是顺便调侃几句啊。
随后的情况让在场的学生感觉很失望，很不满意，有一个女生感觉应该提一点与文学相关，至少是与韩寒作品相关的问题吧。因此，她站起来问韩寒，书名“三重门”是什么意思？韩寒的回答是，我忘记了，你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当时那个女生责怪说，这样的创作态度也太不严肃了。这些细节几位在场的老师又重复了一次，这与当时的报道也很相一致。
我说当时你们怎么不站出来说呢？他们说，因为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新课程改革，韩寒是应着反应试教育的潮流出现的。而他们又是完全拥护新课程改革，反对应试教育的。因此，韩寒的表现虽然很可疑，但是，也没有去说破他们。大家当时也不怎么怀疑韩寒，以为这就是文学天才的个性。
2005年我作为广东省的中学校长班主任带领校长一百多人去上海华东师大听讲座。当时给校长开讲座的是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博士导师的郑金洲先生，讲课的内容自然是新课程改革的。讲课过程中，他举了一个关于韩寒的例子。说韩寒自出版了成名作“三重门”之后，就有许多大学让他免试入读。当时上海的华东师大也有意这样做。因此，请当时七十多岁的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老先生出来找韩寒面谈。陈老先生与我一直互相比较熟悉。陈老先生约到韩寒之后，然后苦口婆心，列举读大学的种种好处，几近谈了两个小时，然后问韩寒什么态度。结果韩寒整个谈话过程，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我开始是想来华东师大读书的，因为，听说这里的女孩很漂亮，但是，这几天在我在华东师大转了转，没有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因此，我取消来华东师大读书的计划了。这个话一出，陈桂生先生气得要命。此事当时就在华东师大的教授圈子里传开了。有的当成笑话来听的，有的是当成个性来佐证的。当时郑金洲教授为校长们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现在的学生有多难缠。校长听了郑教授这个案例立时轰堂大笑。这个讲座我全程陪听。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继续佐证。

 

从公开报道与公开的视频来看，韩寒确实也没有一次表现过他的杰出才华，既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文学天赋，有什么学识与见识，甚至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史常识。其实这样的表现只要一次就足以说明问题。可惜，韩寒至今还没有一次公开的出镜露面能够显示自己的卓越才华。其实，韩寒遭受质疑之后，他来公开露面，就自己的作品，以“我的创作心路历程”为题，发表演讲，应该最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真才实学，同时一定能够大大地消除人们心头的疑惑。这是非常容易做的事情，他却不肯做。难免令人生疑，感觉是因为自己心虚而不敢出来。如果说口才不好，表达不行，那么，谈赛车谈泡妞为何又能够做到口若悬河，表达顺畅？人们只有在谈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时才容易张口结舌，胆怯心虚。连自己的作品都不敢谈，那种解释只能够是因为陌生所以心虚。
（注：许锡良，教育学硕士，副教授。现供职于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

